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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下湖源村位于浙江省武义县柳城畲族镇西南 2公里处，是一个典型的畲族聚居村。通过
对该村村民的语言使用情况调查，发现畲话仍旧是畲民的第一交际语言，村里所有的常住畲民都能
熟练地说畲话，并且绝大部分畲民都已成为双语甚至是多语能力者。但是随着畲汉通婚人数越来越
多，村里会说畲话的汉族人却越来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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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ase Study on the Use of Spoken Language by Villagers of She

Ethnic Villages in Zhejiang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conducted in Xiahuyuan Village,

Liucheng She Ethnic Township, Wuyi County

Lei Yanping

（College of Education，Lishui University，Lishui 323000，Zhejiang）

Abstract：Xiahuyuan village lies to the southwest of Liucheng She Ethnic Township and is 2 km away from the
township. It’s a typical She ethnic village. An investigation on the use of spoken language in the village
discloses: the spoken language of She ethnic group remains to be the most frequently used language for daily
communication in the village；all the villagers can speak their ethnic language fluently；most of the villagers
have become bilingual or even multi-lingual；however，with the increasing number of villagers of She and Han
ethnic group getting related by marriage in the village, the number of villagers of Han ethnic group who can
speak She ethnic spoken language is on the dec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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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散居于我国东南地区的畲族是一个古老的少数民族，也是我国典型的散居民族之一。纵观畲族的文化
史，其发展过程是一个不断与周边民族相互借鉴交融的过程。随着社会的变迁，在我国现今的多元文化背
景下，畲民的语言生活受到了强势的冲击，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作为畲族重要民族标志特征之一的畲民语
言的变化，能突出地体现畲族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变迁及其特点。
近年来，一些学者开始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关注畲民的语言生活现状。其中陈延河[1]和王远新[2]对占全国
1%畲民所讲的畲语①使用状况进行了调查；林伦伦、洪英[3]广东潮州畲族村的畲话使用状况进行了调查；林清
书[4]和赵峰[5]分别对福建闽西和闽东畲族村的畲话使用状况进行了调查。
李远宁、李春意、张晓等[6]通过对广东潮州几个畲族村进行调查发现，“畲话正以一个极为快速的节奏
在萎缩。现在潮州的畲族村已经越来越少人会说本民族的语言了”，“所调查的四个村中，只有李工坑村的
语言保存得较完好，碗窑村次之，其余两个畲族村则几乎丧失”，“近年来，李工坑畲民在生活上虽然还是使
用畲话，但已经在日趋淡化，甚至有被潮州话取代的趋势”。
周晓景[7]在福建福安穆云畲族乡溪塔村的抽样调查结果表明，73%的畲民“大致会听得懂畲话但不大
会讲”，6%的畲民“完全不会讲”，21%的群众“只会一点”，在一些畲汉杂居特别是汉民占多数的村庄，畲话
基本绝迹，调查还表明，80%的畲族青少年不懂畲话，也没有兴趣学畲话。
但是作为畲族人口第二大省的浙江，其畲民语言生活现状的研究目前还是一个空白，本文以浙江省武

义县柳城畲族镇下湖源村畲民的语言使用情况作为个案，采用穷尽式入户调查方式，通过入户、问卷、访谈
等调查方法②，研究畲民的语言生活以及畲话的使用现状，探索在现代化背景下浙江畲话的发展趋势。本研
究还将有助于我们对畲民的语言现状有个比较清晰的认识，同时对于民族聚居区少数民族母语的保留和

发展、畲汉语言接触的研究，有一定的价值。
二、基本村情
浙江省武义县柳城畲族镇位于瓯江流域的宣平溪上游，地处武义县的南部山区，是浙江省 18个民族

乡镇中规模最大的一个乡镇，是浙江省畲族主要聚居地区之一。柳城原为处州府宣平县制所在地，1958年
宣平撤县并入武义。宣平话属吴语处衢片，武义话属吴语婺州片，两者之间有较大的差异，彼此之间不能直
接通话。如今的宣平话还是柳城畲族镇的第一交际用语，另有部分居民既能讲宣平话，又能讲武义话。
下湖源村位于柳城畲族镇西南 2公里处，是一个典型的畲族聚居村。
（一）住户。全村有住户 54户，其中纯畲族住户 30户，没有纯汉族的住户，所有的住户中至少都有一人
是畲族。
（二）人口。该村人口 193人③，其中男性 98人,女性 95人。畲族人口 161人，占村总人口的 83.4%，其余
的 32人均为汉族，此 32人全部是外来人口，其中 24人为嫁入媳妇，2人来自外省（湖南、云南），1人来自
外县（磐安），8人为上门女婿，均来自本县。
（三）姓氏。村里有雷、蓝、钟畲族的三个姓氏，其中雷姓于乾隆元年（1736年）从云和迁来已有 276年，
所以雷姓畲民占了绝大多数，共有 109人，村里还建有雷姓祠堂，另有蓝姓畲民 33人，钟姓畲民 19人。
（四）年龄。村里 60岁以上村民 38人，40~59岁 75人，20~39岁 44人，20岁以下 36人。

①本文遵循目前学术界的一般做法，将广东博罗、增城畲民所说的话称为“畲语”，将约占全国畲族总人口 99%以上的畲
族人所使用的语言———山哈话，称为“畲话”。

②对于外出经商或打工的村民，我们采用电话访谈的方式完成调查工作。
③一些村民虽嫁入下湖源，但是户口仍在原籍，还有一些村民虽然户口已迁出下湖源，但却仍在本村居住。所以本文的人

口统计数据既包括户口在下湖源的村民，又包括户口不在下湖源，但是在下湖源居住的常住村民。



（五）职业、文凭。在家务农的村民 90人，外出打工 44人，外出经商 19人，医生 2人，公务员 1人，退休
1人。这些村民中有文盲 19人，读过小学的 59人，读过初中的 44人，读过高中的 28人，大学（专）毕业的 7
人，另有学生 35人，未入园的幼儿 1人。
三、调查结果及分析
本次在下湖源村关于畲族村落的语言生活调查，除了 1位聋哑畲民和 1位未入园的不足 3周岁的畲

族幼儿之外，我们将其余的 191位村民都列入调查对象。并参照语言口语的“听”、“说”技能评价，把语言能
力划分为 5个等级①：“熟练”，“不熟练”，“听懂、不会说”，“半懂、不会说”和“完全不懂”，现将调查结果作如
下阐述。
（一）畲民的语言生活现状

我们先对 159位畲民的语言能力予以分析，其语言使用情况分述如下。
1.畲话能力

语言，不同于其他的民族特征，它深深地植根于一个民族之中[8]。尽管下湖源的畲民由于长期与汉族接
触，其日常服饰、生活习惯及习俗已与当地汉族没有很大差别，但他们的语言———畲话，却完整地保留着。
对 159位畲民的畲话能力统计结果显示，共有 88.1%的畲民能熟练地说畲话，其所占比例还是相当高的。

表 1 159位畲民的畲话能力统计

我们对其余的 11.9%畲民（共 19位）的背景情况（性别、年龄、家庭民族成分、职业、是否居住本村）进
行分析，试图探寻其原因。

表 2 19位不会畲话的畲民背景分析

调查发现，性别因素不影响畲民的畲话能力，但是年龄、家庭民族成分、职业、是否居住本村等因素都
对畲民的畲话能力造成了较大的影响。
（1）年龄。19位畲民的年龄均在 20岁以下，不会畲话畲民的年龄都比较小，说明畲民不会畲话是近 20
年才出现的情况。
（2）家庭民族成分。19位畲民的家庭均是畲汉兼有的家庭，纯畲族的家庭没有出现 1例不会说畲话的
畲民。
（3）职业。19位畲民均为在校就读的学生。20多年前下湖源村有一所小学，是和临近的白马下村一起合
办的只设有一、二年级的复式小学，取名为“白湖小学”。如今的孩子从幼儿园起都得到镇上就读，小学一年
级就开始住校，周五下午回家，周日下午返校。
（4）居住情况。19位畲民中只有 1位居住本村，她是 2年前 9岁时跟从自己的母亲从云南随嫁而来，现

熟练 不熟练 听懂、不会说

比例 比例 比例

88.1% 0 1.9%

半懂、不会说

比例

0.6%

完全不懂

比例

9.4%

人数

140

人数 人数 人数 人数

0 3 1 15

性别 年龄 家庭民族成分

女 ＞20 畲汉兼有

9 0 19

职业

其他

0

是否居住本村

否

18

男

10

＜20 纯畲族 学生 是

19 0 19 1

①“熟练”：语言“听”、“说”能力完全无障碍，日常生活中能够自如地运用并进行交际。“不熟练”：“听”的能力完全无障碍，
但“说”能力均较差，能运用但是不流畅。“听懂、不会说”：“听”的能力完全无障碍，但从来不说。“半懂、不会说”：“听”的能力较
差，而且不会“说”。“完全不懂”：“听”、“说”能力已全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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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畲话水平已处于“听懂、不会说”的等级。其余 18位的父母都外出打工或经商，这些孩子或出生在本
村，两三岁后就跟随父母外出，或是就在外地出生、长大，或是在镇上的学校就读，周末也不回村，而是寄宿
在老师家里，一到寒暑假，就去父母经商或打工的地方。这些孩子三年五载难得回村，在本村居住的时间很
短。大部分孩子从小到大在村里的累计居住时间不足 1年，有些甚至不足一个月或是一夜都没住。按照村
里的老人说法：“这些‘细崽’其实已经是‘假山客’，而是‘阔佬仔’‘阔佬女’了，只有户口还在村里。”
19位不会畲话的畲民有这么一些共同的特征：生活在畲汉兼有的家庭，年龄在 20岁以下，在校就读的

学生，且不居住在下湖源村。
下湖源村 20岁以下、在校就读的学生有 35个，除去 19个不会畲话的学生，还有 16个学生会熟练地
说畲话。我们对这 16人的家庭民族成分、是否居住本村等因素进行统计分析，以求进一步探析造成畲民不
会畲话的根本原因。

表 3 16位能熟练说畲话的学生背景分析

我们将表 2与表 3进行对比，很容易发现，造成畲民不说畲话的最主要的因素是“是否居住本村”，只
要居住在下湖源村的畲民，即使不是生活在纯畲族的家庭，都能够说一口流利的畲话，因为这 16个能熟练

说畲话的孩子中就有 12人来自畲汉兼有的家庭。
“宁卖祖宗田，不忘祖宗言”的畲族古训让畲民们一直保留着“‘山客人’就要会讲‘山客话’”的传统观
念。于是，在畲汉兼有的家庭，虽然娶进门的汉族媳妇或是上门女婿不会畲话，但是爷爷奶奶们不会让生活
在自己身边的孙子、孙女们放弃说畲话，于是生活在村里的孩子，第一习得语言仍旧是畲话。
总之，除去外出经商和打工者的孩子，下湖源的常住畲民都能熟练地说畲话。
2.宣平话、武义话、普通话能力
除了畲话，畲民们的其他语言能力如何呢？我们对 159位畲民的宣平话、武义话、普通话按语言能力的

5个等级予以统计分析，列表如下：

表 4 159位畲民的宣平话、武义话、普通话能力统计

表 4显示，除了畲话之外，宣平话理所当然地成为该村畲民的第二大交际用语，全村仅 12.6%的畲民

不会宣平话。另有 62.3%的畲民能熟练地运用普通话，而具备熟练说武义话能力的畲民只有 8.8%。因为下
湖源距离县城有 51公里，1958年宣平撤县并入武义后，柳城镇拥有规模较大的武义县第二人民医院和武

义县第二中学（现改称为武义县民族医院和武义县民族中学），在这样的环境条件下，畲民接触并使用武义

话的机会少，只有一些在武义经商或打工的畲民才会说流利的武义话。而畲民接触普通话的机会则比较
多，在家务农的畲民通过广播、电视等媒体接触普通话，学生在学校一般都讲普通话，外出经商或打工的畲
民则有更多的机会接触普通话，因此熟练掌握普通话的畲民人数要远远多于熟练掌握武义话的畲民人数。
3.多语能力

性别 家庭民族成分

女 畲汉兼有

8 12

是否居住本村

否

0

男

8

纯畲族 是

4 16

半懂、不会说

62.3% 1.2%

完全不懂

6.3%2 10

熟练

99普通话

比例 比例 比例人数 人数人数

宣平话 139 87.4% 1 0.6% 1 0.6%

武义话 14 8.8% 6 3.8% 95 59.7%

语言类别
不熟练

人数 比例

16 10.2%

3 1.9%

41 25.8%

听懂、不会说

人数 比例

2 1.2%

73 45.9%

7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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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湖源是典型的多语言并存并用的社区，大部分畲民都能熟练地掌握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属于多

语能力者，数据见表 5。据统计，全村只有 19个畲民不具有双语能力。这 19个畲民主要分布在两个层次：一
是年龄在 60岁以上的畲族女性，她们是在家务农者，与外村人接触的机会不多，而且又是文盲，所以连宣

平话都讲不流利，只会说畲话。二是 20岁以下的跟随外出经商或打工父母的在校学生，他们只会一种语
言，那就是普通话。
虽然大部分畲民都是双语甚至是多语能力者，但是他们在村里和家里始终把畲话作为日常生活的第

一交际用语。
表 5 畲民的多语能力统计

（二）汉族村民对畲话的运用状况

生活在畲族村落里的汉族村民，在畲话的大环境的熏陶下，他们的畲话水平怎样呢？我们对下湖源村

32位汉族村民的畲话能力进行统计。
表 6 32位汉族村民的畲话能力统计

调查结果显示，性别、入村时间以及是否居住本村对汉族村民的畲话能力有较大的影响。
1.性别因素。同是入村 30年以上在家务农的汉族村民，由于性别的差异，其畲话的能力则不同，女性要
明显强于男性。5个嫁入下湖源的女性都能熟练地说畲话，而 3个在村里入赘的汉族男性，只有 1个能说流
利的畲话，另 2个只是听懂，但不会说。再介绍一个例子，前两年去世的两位入村近 60年且一直居住本村
的汉族上门女婿，也是完全听懂畲话，但是从不开口说。在日常交谈中，虽然其家庭成员或村民的交谈用语
都是畲话，但是他们就是坚守着自己的宣平话。因为入赘，他们已改成畲姓，姓蓝或姓雷或姓钟，但是他们
对自己的母语却表现出绝对的热爱与忠诚，其语言表现是如此的固执，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也是一

种很值得探究的语用心理和语言态度。
2.入村时间。近 10年嫁入下湖源的妇女，即使在家务农，也没有一人能熟练地说畲话，这和 30年前嫁
入本村的妇女完全不一样。这是因为随着时代的变化，近几年来畲村的语言环境发生了变化。一方面，畲民

畲话
宣平话
武义话

81.8% 5%8 8

畲话
宣平话

130

比例 比例人数 人数人数

畲话
武义话

人数 比例

9 5.7%

畲话
普通话

人数 比例

80 50.3%

畲话
宣平话
武义话
普通话

5%

比例 人数

10

宣平话
武义话

比例

6.3%

人数

10

宣平话
武义话
普通话

比例

6.3%

武义话
普通话

人数 比例

10 6.3%

熟练 不熟练 听懂、不会说 半懂、不会说 完全不懂

入村 30年以上
男 1（务农） 2（务农）

女 5（务农）

入村 20—29年
男 2（务农） 1（经商）

女 1（务农） 1（经商）

入村 10—19年
男 1（务农） 1（经商）

女 6（打工、经商） 1（经商） 3（经商）

入村 10年以下
男

女 3（务农） 1（务农） 3（经商）

合计 7 0 15 2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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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与外界接触多了，见世面了，胆子大了，宣平话也说得流畅了，甚至连普通话也说流畅了，于是不再只固

守着一种畲话，还能自如地与汉族媳妇用宣平话或普通话交谈了，所以汉族媳妇学习和说畲话的机会也就

少了。另一方面，随着畲汉通婚人数的增加，如今越来越多的汉族媳妇嫁入下湖源。据统计，近 20年来，下
湖源结婚的 30多对夫妻（包括出嫁）中，只有 2对是纯畲族的夫妻。汉族媳妇多了，畲村的语言氛围也就发
生了变化，这些嫁入的妇女们可以坚持使用自己的方言彼此交谈，于是畲话不再是村里唯一通行的交际用

语，其在村里的强势地位被撼动了，所以，汉族媳妇学习和说畲话的紧迫感也就没有了。
3.居住情况。一些汉族媳妇和上门女婿，由于常年在外经商或打工，居住下湖源的时间很短或从未在下
湖源居住，虽然其户口已经入迁，已经属于下湖源村民，但是他们接触畲话的机会很少，时间很短，致使他

们不会说畲话，甚至完全不懂畲话。
四、小结
随着社会变革的深入、畲汉文化的交融互动，目前，畲村下湖源的畲民们仍旧对畲话保持着较高的忠
诚度，畲话仍旧是该村的第一交际语言，还在村里维持着高度统一和稳定的局面，几乎所有的常住畲民都

能熟练地说畲话。强势语言的冲击并未让他们放弃畲话，而是使他们以宽容的语言态度去接纳并学习这些
强势语言，并自如地运用。因此，绝大部分畲民都已成为双语甚至是多语能力者。难能可贵的是，村里的孩
子，即使是生活在畲汉兼有的家庭，只要是村里的常住者，都能说一口流利的畲话，这更是让我们看到了畲

民对畲话的深厚感情和传承畲话的希望。但是随着畲汉通婚以及外出打工、经商的人越来越多，畲话能否
如此继续保存下去，并且还能保存多久？这是一个值得我们调查与研究的具有标本意义的语言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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